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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指环》

「华枫，结婚吧，结了婚一了百了！」

「又不是寿终正寝，什么一了百了！」

「呸呸呸，童言无忌，大风吹去！」

华太太嗔视这个宝贝女儿，自小头脑转的方向就与寻常人不同。二十七岁，二十七岁对一个半婚又未曾有亲密男朋友的女人而言，是极具杀伤力的数字，偏偏她一点也不急。

「华枫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又不是当女强人的料，也不交个男友早早嫁人，一年厮混过一年，等人老珠黄了，苦的可是你自己！」

「放心！你女儿在三十九岁以前绝对不乏人追，只是我不嫁而已！妈，不要每天净与那些三姑六婆嚼舌根，有空多跳些土风舞，延年益寿。」

「我多活几年好让你气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！要是三十岁以前再嫁不出去，就别叫我妈！」华太太每次都是满怀愠怒的回家。

华枫虽说不上艳光照人，但有一股迷人的韵致，配合她秀气的五官是相当吸引人的。她不是反对婚姻论者，一如其母所言，也不是女强人的料。在广告公司当秘书，一当四年都没更动过。她没有强烈的企图心，每日总是安安分分的做好自己的事，下了班就回自己的小公寓发呆。

说实在，她不乏人追，可是没那个兴致。原来──谈恋爱也须视心情好坏来决定。或者，五年前那一段不该有的刻骨铭心，让她若有所盼？否则为何总瞧着自己双手发呆？

「你有一双白晢修长的手，戴上金戒指一定非常美。」事情就从他「冒犯」她那双比别人秀气的手开始，那时心中只是有丝诧异，诧异这个一向视为小弟弟的男孩，何时有了一双厚实有力的手？温温的，含着那么一丝不可理喻的霸气握着她。

「妳知道吗？将这一双手糟蹋了叫暴殄天物！」他把玩她一双手，出其不意吻着她手心、手背，然后轻轻放在脸上厮磨，他未刮的胡子，扎得她手好痒，任一股奇异感在血液中滋生，急起直追的恐惧同时也充塞她感官中。不能这样的，当她明白这恋情，不只是单方面时，她好怕，成何体统？爱上自己的学生！虽然算不上正统的师生，而她才大他三岁，这份家教的差事如何延续下去？

指环，是秋阳西下时他以酢酱草编成的，强自套入她右手的中指：「我是第一个男人，将戒指套入你中指，也是以后的唯一！」一向是她眼中的小男孩闪着痴迷又灼热的眼锁住她。不知是秋阳的光映入他眼，亦或是她点亮了他的眼，使他眼中着了火……，那火一直一直的向她移近……直到遮去她视野，猛然惊觉他的唇像火，印着她的唇，试图引燃她，将她焚烬。不！不！残余的理智使她冲破那魔咒，她……差点成为他的。回到家中审视自己，发现印在她身上的吻痕一个接一个的，交织一个冲不破的网，死死的困住她。那时她恍惚的想，犹如给他下了降头一般，今后，不会再有第二个男人比他更亲密的接近她的身子，接近她的灵魂！而他这个下咒的巫师，何时肯释放她？那一段似乎是激烈的情感，一直没人知道，而在他出国后，一切皆告尾声，没有下文，也似乎从未发生一般，若非那放了多年已干枯的指环仍在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她自己也怀疑过去是否真的有那一段？是否真的有一个叫沈展宏的小男孩，在短短二个月的时间轻易又霸道的夺取她的心？她是个捉摸不定又有些玩世不恭的女孩，没有人能闯入她心中，这令她想起了亚历山大大帝一剑砍断了无人能解的绳结，成了霸王，用霸道无比的方法。

极少极少会再想起他！经过了那么久，只会偶尔觉得怅然若失罢了！可是不知为什么自己再也不奇$%^书*（网！&*$收集整理肯在中指套入任何戒指，为中指套指环的权力早被他掠去，只有他能，不是吗？

一早到公司后，跑业务的出去跑业务，美工组的锁在工作室中，顶头上司出去接一笔大Case，说是大公司的生意，接得下来，可吃下半年不必愁。大家都在忙，华枫闲闲的将客户资料一一输入计算机档案中。一只手轻敲着华枫桌面，她怔着抬头，脑中霎时空白，然后她淡笑了，连自己都不相信会是这种反应。

「好久不见。」是沈展宏，他今年廿四了吧？

「我知道你在这里！」他依然帅气无匹，有一副宽厚的肩膀与胸腔，眼中有着豹般精锐与蓄势待发，他一直是早熟的。

「何时回国？」平静无波的表情却掩不住一直发凉的手。当她倒茶给他，他不知有意或无心在她手未放开杯子时，将双手包住茶杯，连带包住她小手，就没有再放开，「你的手好冰！」她想抽回手，他轻一使力，使她跌入他怀中，被他双手牢牢圈住。「展宏，放开我！你无权这么做。」依然如此任意而为，全不管她感受，也不管她已将情密封，非要扯开方才甘心！

「我想知道……你是否依然……」没将话说完，他唇坚定的锁着她红唇，吸吮着六年来未曾被侵犯的领域。他的挑逗技巧明显的进步了，舌头像只灵活的蛇，往她口中探钻。一股不甘心的情绪让她在激情之外产生了抗拒。猛然，他们的唇分开，他那双眼那么诧异又那么饶富兴味的盯着她姣好的脸蛋──她咬了他！

许久许久，华枫的眼中展现笑意，沈展宏低哑道：「你一直是只够味的小野猫！」

「为什么回国了？又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」被他搂抱早已成了一种习惯，她依然被他圈在双手范围内。

「学成就回国了，想找你并不是件太困难的事。」

「尤其是沉家有钱有势，是不？」她挖苦。

「对！」他几乎是忿怒的掠夺她的唇：「向我道歉！」

「不！」

「你这没心少肺的女妖，我回国四个月了！弄来一本你那届的毕业纪念册，向你的同学一个也不漏的追问你行踪，偏你三年前搬了家音讯全无。没错，我是靠自家的财势，将台中广告业界各公司的员工谱收集了来，才找到你。为了不让你有心理准备，不让你逃开，我将公司二千万的广告预算拿来与你上司谈，全台中的广告公司比这家出色的多得是！」沈展宏空出一只手轻将她的右手抓住，这柔美纤细的触感一直让他魂萦梦牵，什么样的魔力让他不曾再对别的女人动心？「妳的手，好美！」他轻吻着。

「展宏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向我示恩？」她的心开始乱了，这展宏……总能教她失去方寸。

「不！没什么恩好示，我只要你知道，当年拒绝我的理由现在已行不通了。」当年，她说他未成年，说他不成熟，说他只是纨裤子弟，离开沉家便会饿死，无法娶她养活她，说她永远不会对一个比她小的男孩动真情。

「人都是会改变的──」她欲言，却被他打断。

「别对我说你已有论及婚嫁的男友，瞧你刚才的反应，我知道，比起别人来我仍有百分之百的胜算，我要定你了。」

＊＊＊

每个礼拜六晚上，华太太固定会光临。今天颇令华枫意外，母亲难得的兴高采烈。

「小枫啊，好消息，你王伯母介绍了一个好男孩要与你相亲耶！你知道我一向不逼你，但人家放洋回来，容貌家世都好，见见也无妨是不是？何况男方好中意你呢。」

华枫皱眉，「妈，你是不是拿着我的照片到处现宝？」

「我这也是为你好。明天早上十点，在王伯母开的那家餐厅见，给我打扮好看一点。」

「哎，妈……」

「明天见，不许不来！」门扣上后，华枫苦笑，真糟，明天跑去相亲，沈展宏知道了会怎么样？她有预感，展宏非要她不可！在经过六年之后，他已不是小男孩，他总不会神通广大的知道她明天要去相亲吧？不想让他知道，她需要时间厘清自己的情感，六年来空白的感情生活让展宏更笃定她会是他的，她不喜欢这种弱势的情况，好象痴情苦守一般。而事实上，她的潜意识是否一直在等他？用一种绝望的心情。反反复覆回想从前种种，这夜，失眠了──唯一的意识告诉她──沈展宏一直是她的唯一──再也不可能有别人了，明天要相亲的王八蛋滚到十万八千里的天外天去吧！

当她睁开眼已是正午十二点过三十五分，华枫并不十分介意，顶多被母亲骂几句，换了衣服上妆出门，到了地点就见母亲气极败坏的迎面骂过来：「华枫，你是怎么搞的，让沈先生等了一早上。」华枫见到母亲指的方向走来一个熟悉身影，猛然楞住！竟是他，沈展宏。

「你耍我。」华枫有丝愤怒！双方家长赶他们到外头联络感情，压根儿不知道他们早已相识，当初华枫应征家教，沈夫人也只见过一眼，本身工作忙，早忘了华枫。

「我没耍你！我只不过找了个双方家长最易接受的方式来进展我们的情感，才不至于唐突！」

「我不打算去进展我们之间似有若无的情感，我也不会嫁给你！」华枫别过脸，没看他。沈展宏从身后抱住她，抓着她双手，「不嫁我？骗谁呀，华枫，除了我之外，谁有资格为这双手套上指环？」那么霸道的表示出他对她全然的占有欲。华枫不知道该编什么理由去打击他的信心，而自始至终她的心总在他手中被握得好紧，而从来她就没考虑过与其它男人的可能性，所以此刻她实在不必要再去拒绝他，为手指套上指环只是表面形式的完成，而内心，早在六年前就被那草心编成的指环束缚在道德尺寸内，使她等着他，六年来不曾为其它人动心，怕形成一种背叛。她早知道的，她终究会是他的。可是她怎能原谅他小她三岁的事实呢？哦──去他的！反正她华枫就栽在沈展宏手上了，眼见双方家长着手准备让她成十月新娘，心中有份喜滋滋的踏实感。

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下午，有着秋的微风相伴，在红地毡的那一端，沈展宏将那只美丽的戒指，套入他期望六年的那双白玉小手的中指，终于，她是他的了。在最后一个仪式过程中，他肆无忌惮的给了她毕生难忘的拥吻──相爱的传奇，就从那双美丽的手散发出难以抗拒的诱惑开始。

《释放》

玫瑰的花语是什么？爱情吗？那束玫瑰躺在那边有一会了！在年少置身梦幻的世界中，一枝野草也会教人打从内心叫喊造物者的神奇！

那时候，玫瑰是有资格代青爱情的！而今，在精美的包装下，它是那么廉价而伧俗。这世界的步子太快了，快到爱情也可以变成速溶咖啡般轻易与效率。

淡淡的花香沁入我感官中，这束火红的玫瑰。记得第一次看到所谓的蝴蝶即是那淡淡略带粉状的野蝶，也感觉到淡黄身子散发的花粉香，多伟大的工作──播种。

「蝴蝶！」我惊呼。

「丑死了！改日我们到木栅蝴蝶馆，里面的蝴蝶种类之多，品种之美才值得妳如此开心的大叫！」他嗤之以鼻，强自搂我走开。

哦！他不懂的！他怎么会懂呢？他懂得只是沈浸于金钱的游戏中，或者打扮成雅痞去参加单身贵族的聚会，以及每一位名流的酒会，或者，拿着大把钞票钻入时下流行的俱乐部中──。他不会懂得，关在蝴蝶馆中的蝶那有这些自由自在的蝶快乐呢？而美丽往往是由快乐造就而出的。

玫瑰此时也是最美丽的，却是垂暮时的回光返照，宁愿看它在属于它的土地中迎风展笑，生气盎然，在该消逝时片片归根化为春泥──。

他说他要挣脱都市的牢笼，倘徉于世外中，他终于是挣脱挤公车、风吹雨淋的小市民生活，却将自己锁入一个更狭隘、更可怕的炼狱之中，在钞票制成的城池中纸醉金迷，他不明白自己已经以另一种庸庸碌碌的人生──他向来所厌恶的形式活着。

将一朵有生命的花摘下，是一种摧残；将蝶保护于馆中亦是一种摧残，而试图将一个人的自由束缚，何尝不是一种可怕的凌迟？虽然花总会枯，蝶总会死，人总会有珠黄老去时，但都不该假他人之手的。这世上，谁有权去操纵谁呢？

回过神时，那束艳得叫人心悸的玫瑰花竟有丝狂死前的狰狞，似是哀号，似是控诉。无能为力的我只能投以凄凉的神色，除此之外，不晓得该不该送它一杯水延续它苟延残喘的垂暮？也许我该送它一杯水的，生命原本可爱，何苦让它消逝？然而花儿果真需要我这自以为是的仁慈？

我怔怔然的看着屋内金壁辉煌的装饰──然后依然让花躺在那里，没有水分，第二天它颜色褪了，丰润的花瓣像老太婆脸上干而枯的皱纹──它已消逝！同时，我拿着属于自己的东西走出这一片华丽，不必再犹豫──我相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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